
编辑：马纯潇 美编：马秀霞 组版：侯波

扫码下载齐鲁壹点
找 记 者 上 壹 点

个在中国古文物调查示范田野方法
的西方科学家，而中国人主持的第
一次考古发掘由谁完成呢？历史的
责任落到了中国第一位人类学博
士，也就是后来被尊称为中国现代
考古学之父的李济先生肩上。

李济(1896—1979)，字济之，湖
北钟祥人。1918年毕业于清华学堂，
随即被派往美国留学。曾在克拉克
大学学习心理学和社会学专业，
1920年入哈佛大学，1923年获人类
学博士学位。当年回国后，李济先生
执教于南开大学，1925年重返清华
园，执教于鼎鼎有名的清华国学研
究院。

李济先生于1928年10月又出任
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
古组主任。此后相继主持了安阳殷
墟、章丘城子崖等一系列重要遗址
的发掘，西阴村遗址的发掘则是他
主持田野考古的开端。李济先生迈
出的这一步，是中国人首次主持田
野考古，标志着现代考古学在中国
的建立，也奠定了李济先生作为“中
国考古学之父”的地位。

偶然发现的西阴遗址

在疑古与信古的大背景下，经
过王国维等大师的研究，商代的历
史被地下出土材料印证是真实存在
的，那同样是《史记》中记载的夏代
呢？这也是当时李济先生考虑的问
题。夏朝的中心在哪里呢？文献记载
是在山西南部夏县一带。基于此，才
有了他1926年的晋南调查。

出发前，他们做了充足的准
备，请清华大学校长曹云祥以校长
的名义给山西省长阎锡山写了介
绍信，还结伴中国地质调查所著名
地质学家袁复礼先生同行。袁先生
具有丰富的田野调查经验，曾参与
过安特生1921年的仰韶遗址发掘。
他们于1926年2月5日从北京出发，
那一天是农历的小年。在2月7日到
达太原，15日到达绵山，25日到达
临汾，3月22日到达夏县。李济先生
在他的《山西南部汾河流域考古调
查》一书中记述道：“夏县——— 传说
中夏朝王都。据传大禹庙以及禹王
后裔和许多著名大臣的陵墓都在
这里。所以我们去寻访了。不过说
实在的，从外表上判断，我根本无
法肯定这些都是或者不是真正的
陵墓。它们看起来都像是普通的坟
冢，只是稍大一些。可是，在我们寻
访这些陵墓的途中，出现了意想不
到的事，当我们穿过西阴村后，突
然间一大块到处都是史前陶片的
场所出现在眼前。第一个看到的是
袁先生。这个遗址占了好几亩地，
比我们在交头河发现的遗址要大
得多，陶片也略有不同。当我们随
意捡拾一些暴露在地表的陶碎片
时，聚拢了不少村民。我们没能在
这里逗留多久，以免引起过多注
意。”虽然他们在西阴村遗址逗留
的时间不长，但还是收集了86枚陶
片。这次调查是中国人自己主持我
国考古发掘的先声，这处遗址在不

久后也成为中国人自己主持田野
考古的起点。

李济先生后来曾谈到为何选择
发掘西阴村遗址。“我们这样选择有
以下几个原因，一是史前遗址不含
任何金属品，可以避免挖宝的怀疑。
二是发掘过去不知名的埋藏，所以
很少引人注目。可以减少公众反对
挖墓的意见。三是仰韶文化的发现，
已排除了对史前文化重要性的怀
疑。”除了上述原因，夏县传称夏墟，
在此发掘与李济先生最初寻找夏代
的设想也有一定联系。

1926年10月，李济和袁复礼等
先生再次来到夏县西阴村，10月15
日，西阴村遗址正式开始发掘，地
点在现在的西阴村北。这次发掘耗
时近两个月。在发掘中，李济先生
创造性地使用了探方发掘法，这样
便于控制和观察下挖的叠压地层
剖面。他们用层叠法记载一切看见
的物件。由起点下行第一公尺叫A
层，第二公尺叫B层，依次递降，用
英文大写字母做标记。每一大层又
分好多小层，用英文小写字母表
示。他们还发明了“三点记载法”，
就是把探方的东西向叫X线，南北
向叫Y线，下挖的深度（即下行线）
叫Z线。以今天的眼光看当时所做
的工作，不能说是完美的，但这些
开创性的工作，如探方发掘法、三
点记载法（即三维坐标记录）、按层
位采集陶片等方法，直到今天我们
在田野考古发掘中仍在使用。所以
说西阴村遗址的发掘，对于中国现
代考古学来说，有开天辟地的意
义。

西阴村遗址的发掘，收获很大。
1927年初，他们把发掘出的遗物及
物资装了几十箱，雇了9辆骡马大
车，从夏县拉到榆次火车站，再转火
车到北京。夏县到榆次他们走了9
天，在运输途中，沿途百姓看着两个
年轻人和一个车队，车上箱子里装
的东西沉重，以为是什么宝贝。到了
榆次火车站时，被官方截住，开箱检
查。结果开一箱是“破烂”陶片，下一
箱还是，第三箱又是。往北京运送这
些“破烂”，检查人员觉得奇怪又无
语。他们不懂也正常，因为这是中国
人主持的第一次田野考古发掘的收
获。考古，在当时还不为公众所认
知。

半个蚕茧和石雕蚕蛹

李济先生发掘的西阴村遗址资
料早已公布，影响深远。这批发掘材
料中，最有意思的就是出土了半个
6000年前的蚕茧。李济先生在《西阴
村史前的遗存》中描述：“我们最有
趣的是发现一个半割的、丝似的，半
个茧壳。用显微镜看，这茧壳已经腐
坏了一半，但是仍旧发光；那割的部
分极平直。清华大学生物学教授刘
崇乐先生替我看过好几次，他说：他
虽不敢断定这就是蚕茧，然而也没
有找出必不是蚕茧的证据。与那西
阴村现在所养的蚕茧比较，它比那
最小的还要小一点。这茧埋藏的位

置差不多在坑的底下，它不会是后
来的侵入，因为那一方土色没有受
扰的痕迹，也不会是野虫偶尔吐的，
因为它是经过人工的割裂。”

这半个蚕茧无疑在中华文明
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李济先生对
其极为重视。上面已经提到他回清
华后请生物学家刘崇乐教授把关，
1928年访问美国时，他又把蚕茧带
去请华盛顿史密斯研究院的专家
进行鉴定，其结论也是肯定的。但
还是有学者怀疑其可靠性，理由是
6000年前的蚕茧保存至今除非有特
殊的条件。李济先生也一直比较谨
慎，虽然在他的若干部著作中都提
到这枚蚕茧，也提出了几点推论和
思考方向，但并未下肯定的结论。
那半个蚕茧从最初陈列于清华大
学考古陈列室，后移交“中央研究
院”，再归“中央博物院”保存，最后
迁台入藏台北故宫博物院。几十年
来，该标本基本深居恒温恒湿的库
房，唯恐出现意外，展出的展品都
用复制品代替。

时间到了2019年，还是夏县，
西阴村遗址南去十余公里的师村
遗址由吉林大学考古学院进行发
掘。他们在仰韶早期的灰坑中，出
土了多枚石雕、陶雕蚕蛹。据相关
报道，“石头是当地中条山产的花
岗岩，造型精美逼真，头尾清晰。师
村遗址发现的仰韶早期石雕和陶
雕蚕蛹及其共生的文化属性显示，
距今6000年以前，地处黄河中游的
运城盆地先民们已经了解、喜爱并
崇尚桑蚕。”新发现接踵而来，2022
年6月，西阴村遗址西去十余公里
的闻喜上郭遗址，山西省考古研究
院的考古人员又从一座仰韶晚期
早段的房址中发掘出了一枚石雕
蚕蛹。这些发掘成果公布后，很多
人都联想到了李济先生在西阴村
遗址发掘的那半个蚕茧。这些新发
现，用考古学者田建文先生的话
说：“（这些石雕蚕蛹的发现）说明山
西南部涑水河流域，仰韶文化（时
期）已经养蚕，而且蚕蛹、蚕茧传承
有序，也坐实了西阴遗址蚕茧的可
信度。”这场持续了几十年的争论，
随着不断出土的新发现，也该结束
了。当地政府已然立起以李济先生
发掘的半个蚕茧为原型的雕塑，这
是对当地悠久历史的宣传，也是对
李济先生功绩的肯定。

李济先生主持的西阴村遗址考
古发掘至今已过了近百年。如今的
华夏大地，已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前辈的事迹，或如他发掘的陶片，埋
藏多年，早已残破零碎。但这些零碎
事迹一旦拼合起来，则会让人感叹
其伟大，回味其情怀。李济先生和他
的西阴村遗址发掘，应该让每一位
考古人甚至每一位中国人记住，并
流传永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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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文涛

疑古与信古

五四运动前后，随着新文化运
动的兴起，“对于一切旧事物都持怀
疑态度”的思想开始在学术界生发。
中国历史学也受到深刻影响，进而
诞生了一个学术新流派——— 疑古
派。这个学派的宗旨就是运用近代
科学知识和方法，疑古辨伪，揭示有
关中国上古史记载的真面目。其中
的代表人物顾颉刚先生提出“层累
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

顾先生的这个观点主要内容
有：第一，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
愈长。譬如，周代人心目中最古的人
王是禹，到孔子时始有尧、舜，到战
国时有黄帝、神农，到秦时出现三
皇，汉以后才有所谓盘古开天辟地
的传说。顾先生形成一个假设：“古
史是层累地造成的，发生的次序和
排列的系统恰是一个反背。”第二，
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
愈大。第三，在勘探古史时，我们即
使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真正状况，
但可以知道某一件事在传说中的最
早状况。譬如，我们即使不能知道夏
商时的夏商史，也至少能知道东周
时的夏商史。顾先生由此得出的结
论是：“我们要辨明古史，看史迹的
整理还轻，而看传说的经历却重。”
这就形成了自三皇以至夏商，都无
信史的结论。这个结论在当时产生
了很大的影响。传统的上古史被推
翻，破了该如何立呢？

1899年，有深厚金石学修养的
国子监祭酒王懿荣偶然发现了甲骨
文。王懿荣殁后，他的好友刘鹗以及
刘鹗的亲家罗振玉也相继开始收购
研究甲骨。罗振玉除了研究，还派其
弟罗振长前往安阳调查，弄清了有
字甲骨的出土地是安阳小屯附近。
甲骨文的发现，引起了学界的重视。
王国维进行深入研究后，于1917年
接连发表《殷卜辞所见先公先王考》

《殷卜辞所见先公先王续考》《殷周
制度论》等著名的“二考一论”。他通
过考证研究，发现《史记·商本纪》中
记载的商王世系竟与甲骨文材料相
对应，这就说明《史记》的记载是可
信的，我们信史被重新“找回”了一
千年。学界之人看到了地下实物与
传世遗文相互印证的问学新路。“地
下材料”的寻找越来越引起重视，

“考古学”即将走进中国。

中国现代考古学之父

考古这个词在中国最早出现在
北宋蓝田吕大临所辑的《考古图》一
书中。19世纪末，西方舶来现代考古
学这一学科。对中国现代考古学建
立首倡之功的是瑞典人安特生。安
特生1901年在瑞典乌普萨拉大学获
地质学博士学位，1914年被北洋政
府聘为农商部顾问。他领导了1921
年秋仰韶遗址的考古发掘，揭开了
中国考古学的序幕。安特生是第一

西阴村位于山西运
城市夏县，是一个别说
在中国地图、山西地图，
就是运城地图上都不可
能标注的小村落，但是
这个小村落却在每一个
中国考古人心中有着沉
甸甸的分量。1926年，李
济先生主持的西阴村遗
址发掘是中国人主持现
代考古发掘工作的开
端。这一步的迈出，实现
了前贤先哲们多少年来
梦寐以求的古今对话，
开始了中国百万年人类
史、一万年文化史、五千
年文明史的认知开端。
用考古大家张忠培先生
的话说：“1926年10月15
日，李济先生踏入西阴
村遗址，定好基点，布
方，接着挖起第一锹土
的时候，这短暂的一刻
成为历史的永恒。”

李济先生生

前工作照。

西阴遗址半

颗蚕茧雕塑

西阴村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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